
张学敏以 PD-1 抗肿瘤免疫治

疗药物、丙型肝炎特效药物、心血管

等介入治疗、微创手术、达芬奇手术

机器人等国际重大医学科学突破和

我国近代抗疟药研制、脊髓灰质炎

疫苗研制、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

消灭血吸虫病、沙眼衣原体首次分

离鉴定等为切入点，指出过分强调

“论文数量”“影响因子”“成果奖励”

“人才帽子”“课题数量”“学术头衔”

等的学术评价形式，只能催生“短平

快”的成果，成为很多投机者眼中的

科研“捷径”，必将极大影响我国医

学科学研究进展。

“学术评价如果有‘捷径’可走，人

才就会出现逆向淘汰，优汰劣胜。”张

学敏表示，科技人员应坚持正确价值

导向、鼓励追求卓越医学创新的科技

创新评价原则，关注发现了什么、有什

么意义、真实可靠性三个核心，构建以

“代表作”评价、重视原始创新与重大

科学发现、体现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

评价体系，打破科研套路、实现创新范

式，以卓越的科学生态和文化，推动使

命驱动和兴趣驱动的研究，推动面向

世界科技前沿的有价值、真实、可靠的

科技创新。

最后，张学敏指出，要面向恶性肿

瘤的有效防治、器官损伤修复、神经退

行性疾病与乙肝等传染性疾病治疗、

新发突发传染病的有效防控、高端或

变革性临床诊疗设备等人民健康战略

需求，推动国家医学卫生健康事业向

前发展。

封面
Medical Science News6 2023年 4月 21日 星期五

张学敏：树立正确价值导向，建设良好学术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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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德培在会上阐述了医学卫生健

康事业的机遇与挑战、医学科技创新体

系的内涵和优化建设体系架构的设想。

他表示，当前适逢中国医学健康事业发

展的最佳历史机遇期，科技创新应坚

持四个面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

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

向人民生命健康，而基础研究是医学

科技创新的源头。与此同时，我国医学

科技创新也面临一些挑战。首先，医疗

需求尚未获得完全满足，表现在肿瘤

患病率高、晚期患者多、人均卫生支出

偏低等。其次，医药原始创新能力不

足，表现在研发型医药企业少、世界顶

级医学研究者少等。

对此，刘德培指出，科技创新已成

为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

支撑。就医学科技创新体系而言，其核

心特征体现在创新主体、建设目标、研

究范式、组织形式四个方面。医学科技

创新体系整体框架核心为医学科技创

新主体簇，要素为创新要素、基础设

施、价值创造、制度环境。全国重点实

验室、科研院所、医学高校、医药企业、

医疗机构应协同配合，结合各自优势

成为不同作用类型主体。以基础设施

与创新要素为支撑条件，改变基地建

设数量，向临床倾斜布局，统筹教育、

科技、人才要素发展，增加经费、人员

投入；以高效协同医学科技创新网络

进行梯次联动，形成多主体一体化医

学科技创新模式，以体系建设为核心

打通医学创新通路，激发主体活力、提

升创新效能。

刘德培：构建医学科技创新机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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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分为渐进性研究和变革

性研究。董尔丹表示，所谓渐进性研

究，是“从 1 到 N”的累积，是在现有范

式下的补充发展，推动科学积累式渐

进；变革性研究是“从 0 到 1”的原始

突破性研究，颠覆原有研究范式，促进

科技革命。二者并非二元独立关系，而

是递进关系。没有渐进性的积累，就没

有科学革命的突破。

董尔丹从自由探索·科学研究的

驱动力、健康需求·医学科研的牵引

力、科技管理·医学发展的支撑力三

个方面系统阐述了促进医学科学发

展的创新理论和实践。

医学科技创新具有高风险、高公

共投入、存在固有伦理问题和监管严

格的特征，从科技前沿、科技产出、

科技投入等多方面对全球各国医学

科技创新情况进行比较，基于主观感

知程度和客观知识状态两个维度的

科学问题分类模型，董尔丹提出“三

力”发展的新思路。坚持自由探索、

需求导向“双力驱动”，从牵引力和

驱动力两个维度，宏观上优化我国医

学科学研究的结构和布局，以疾病负

担和社会需求作为牵引力，以解决悬

而未决的科学问题作为驱动力，结合

大数据分析促进医学研究资源配置

与管理的进一步优化，推动医学科技

良好创新。

董尔丹：“三力”促进医学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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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凡指出，发展高水平医学科学技

术是建设高水平医学健康事业的关键，也

是当前国际科技前沿竞争与合作的热门

领域，在落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

程中亟须发展能够凝聚人心、协同发展、造

福全球的生物医学研究。

对于医药健康领域国际合作，我国

有悠久的历史积淀、深厚的合作基础和

广泛的合作空间等充分有利的条件。近

年来，中国医学健康国际合作日益增多，

这得益于国际先进经验的影响和许多外

国专家和机构的帮助。同时，中国生物医

学领域不断发展和研究经费不断提升，

也大幅提高了中国科学家与国际高水平

科研团队合作对话的能力。中国综合实

力与对科学研究重视程度的提升，进一

步吸引世界各国与我国开展更多面、更

广泛、更深入的国际合作，这有助于解决

我国当前在生物医学发展过程中面临的

难题，也有助于为人类健康事业提供更

多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但王小凡也表示，与发达国家相

比，我国仍面临医学原始创新能力不

足，医药创新同质化严重，基础研究成

果不能规模转化，以及项目评审、人才

评价、科学教育、科研氛围等“软环境”

尚需优化等问题，今后应进一步推动

以大学、研究院所、学术团体为主体的

国际合作，帮助青年科学家建立更多

国际合作关系，牵头组织全球性研究项

目或大科学计划，以中国为主场，吸引

全球人员共同研究，为人类健康事业发

展提供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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